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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自恋：群际冲突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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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集体自恋是将自恋延伸到群体水平的一个经典构念, 目前被界定为对于“自身所属群体是卓越的并

值得优待, 却未充分被他者承认”的信念。现有研究发现它对群际敌对性有较强解释力, 因为集体自恋者对内

群体形象、地位或身份所受威胁高度敏感, 容易高估威胁和怀疑外群体, 而缺乏自我价值感及控制感是集体自

恋的重要根源。鉴于现有研究一般都预设了集体自恋的脆弱性和消极性, 而集体自恋的属性不必然如此, 未来

研究应在充分厘清集体自恋内涵及结构的基础上探索其消极与积极后效, 揭示其多元成因及干预方法, 并推

进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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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恋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主题, 因其丰富的内

涵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一直备受学界和大众

关注(Campbell & Crist, 2020; Sedikides, 2021; 余

震坤 等, 2019)。随着自恋领域研究的扩展和深入, 

不但研究者们已经逐步区分出了自大型自恋

(grandiose narcissism) 与脆弱型自恋 (vulnerable 

narcissism) (e.g., Miller et al., 2011)、能动型自恋

(agentic narcissism) 与 共 生 型 自 恋 (communal 

narcissism) (Gebauer et al., 2012)、钦佩型自恋

(admirative narcissism) 与 竞 争 型 自 恋 (rivalrous 

narcissism) (Back et al., 2013)等自恋的表现型; 还

有许多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自恋在群体水平上的

表达, 也就是集体自恋(collective narcissism), 并

开始致力于探究集体自恋及其在群际水平上的影

响, 尤其是它对群际冲突的影响或催化促进作用

(e.g., Cichocka, 2016;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目前, 集体自恋在国外主要受到人格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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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学者的积极

关注(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国内仅有少数

学者开展过相关研究 (e.g., Cai & Gries, 2013; 

Wang et al., 2021)。鉴于集体自恋的理论意义以及

它在理解当今世界重要社会问题上具有的现实意

义(Cichocka & Cislak, 2020; Golec de Zavala & 

Keenan, 2021), 而国内学界暂无专文探讨此概念, 

故本文将先对集体自恋及现有研究作一介绍和梳

理, 进而再对该领域研究不足之处展开反思, 并

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 以期推动集体自恋的本土

乃至跨文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 该领域的开创者们(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在集体自恋的概念界定和量表

编制上都充分参考了个体自恋的内涵和量表, 而

且研究者们在研究假设和方法上也可能较多地借

鉴了个体自恋领域的成果 (Cichocka & Cislak, 

2020; Golec de Zavala, 2011), 那么可以预见, 集

体自恋与个体自恋在概念和研究上都可能有些类

似之处。尽管如此, 集体自恋是一个相对独立于

个体自恋的构念(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它

主要预测群际态度和行为(而个体自恋往往无法

预测这些群际态度和行为), 并且它还具有许多独

有的特征或效应(Golec de Zavala, 2018, 2019)。当

前, 集体自恋已经形成了自己专属的研究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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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 下文对集体自恋概念及研究的介绍将不

涉足个体自恋领域; 但考虑到两个领域的潜在联

系, 在随后的现有研究不足及展望部分, 本文将

部分地结合个体自恋领域的最新进展(e.g., Krizan 

& Herlache, 2018; Miller et al., 2021)来对集体自

恋领域的研究展开反思和讨论。 

2  集体自恋的概念及渊源 

2.1  集体自恋的内涵界定 

集体自恋目前被定义为一种对于“自身所属

群体是卓越的并值得优待, 却未充分被他者承认 1”

的信念(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或者一种展

现了自大(grandiose)、夸大(inflated)的内群体形象

的态度取向, 而这种形象又依赖于外界对内群体

价值的承认(Cichocka & Cislak, 2020)。简单地说, 

集体自恋就是依赖于“他者之钦佩和承认”的集体

自尊(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p.1085), 或者依

赖于外部承认的内群体伟大性 (greatness)信念

(Cichocka, 2016; Golec de Zavala, 2018)。那么在这

些研究者眼里, 集体自恋的内涵主要涉及两方面, 

其一是夸大的内群体形象, 其二是这种夸大的形

象需要获得外部承认——也就是说, 单单夸大的

内群体形象不足以构成集体自恋, 集体自恋者还

渴望或要求他者对内群体的夸大形象予以承认或

认可。 

集体自恋一开始是作为一种内群体认同

(ingroup identification)被引入实证研究的 , 但这

种内群体认同还牵涉一种对“内群体伟大无比”这

一不现实信念的情感投入(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根据该领域开创者们(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2019)的观点, 处于集体自恋概念核心的是

一种对于内群体卓越性 (exceptionality)未充分受

到外部承认的不满, 而且各种理由都可以被用来

声称这种卓越性或非凡性 , 诸如超拔的道德观

念、博大精深的文化、强大的经济或军事实力、

对民主价值的捍卫, 甚至是不寻常的苦难与牺牲, 

或者内群体所展现的能力、品质等。集体自恋的

理由到底为何, 取决于内群体在自身区别于外群

                     

1 承认(recognition)是西方观念史上的一个重要术语, 在不

同思想家眼中含有或积极或消极的意义(Honneth, 2018/2020)。

根据著名学者福山的看法, 对身份获得承认的需要是一个统

合了当今世界舞台上众多现象的主要概念(Fukuyama, 2018)。 

体的一些积极方面上的现行规范叙事(normative 

narrative)。并且, 无论理由为何, 集体自恋信念都

反映着对于内群体从其他群体当中脱颖而出的

渴望, 以及对于该目标实现所受到的潜在威胁的

担心。 

需要注意的是, 集体自恋中的“集体”可以指

代个体所属的不同类别的集体或者说群体(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这意味着, 人们可以对自

己所属的各种社会群体感到自恋。目前, 集体自

恋相关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群体至少已经有国家、

种族(e.g.,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政党(e.g., 

Bocian et al., 2021), 宗教派别(e.g., Marchlewska 

et al., 2019), 异 性 恋 群 体 (e.g., Marchlewska, 

Górska et al., 2021), 大学校友 (e.g., Golec de 

Zavala, Cichocka, & Bilewicz, 2013), 工作团队

(e.g., Cichocka et al., 2021), 体育团队(e.g., Larkin 

& Fink, 2019)等。总体而言, 其中受到关注且研究

最多的群体是国家(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2。 

2.2  集体自恋的概念溯源 

集体自恋这一概念至少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 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T. W. 

Adorno (1903－1969)和 E. Fromm (1900－1980)就

分别提出并分析过此概念, 而且他们都把集体自

恋视为旨在补偿个人不足的一种对于内群体的理

想化(Cichocka & Cislak, 2020; 郭永玉, 2022)。例

如, 前者于 1951 年已经基于 S. Freud 的精神动力

学理论表达过类似观点, 尽管当时他还未使用集

体自恋一词, 仅指出自恋在群体认同中可能发挥

的重要作用(Adorno, 1951); 而在稍晚的《伪文化

理论》(Adorno, 1959/1993)一文中, 他已经明确提

出集体自恋：“集体自恋相当于：通过使自己在事

实上或在想象中成为某个更高和更具统摄性的整

体的成员, 人们补偿了自己在社会上的无力感(这

种无力感直抵个体的本能驱力丛), 同时也补偿了

自己的内疚感(它源于个体没能按照理想自我形

象成为自己所应成为的样子并做自己所应做的事

情); 对于这个整体, 人们把自己所缺乏的品质都

归给它, 并从中得到回报——像是感同身受式地

                     

2 简洁起见 , 我们将仿照国外学者的做法 , 在行文中用集

体自恋来指称各种群体的集体自恋, 因为一般根据上下文

就可推断出集体自恋所涉的群体为何。在可能引起歧义的

地方, 我们将保留全称, 如国家集体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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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着这些品质。” (pp.32–33)在他看来, 集体自

恋可以被视为自我的一种防御机制 , 弱小自我

“如果没有寻求认同于集体的力量和光荣作为补

偿 , 就会遭受难以忍受的自恋损伤 ” (Adorno, 

2005, p.111)。 

相比于 Adorno, Fromm 更全面地分析了集体

自恋, 即他笔下的“群体自恋” (group narcissism)

或“社会自恋” (social narcissism)。在其著作《人

心：人的善恶天性》中, Fromm (1964)专门用一个

章节探讨了“个体自恋和社会自恋”, 他认为 , 群

体自恋与个体自恋一样可按良性与恶性形式划为

两类：良性自恋(benign narcissism)会把自恋对象

聚焦于需要去完成的成就上, 由于成就的实现有

赖于联系并结合现实, 自恋倾向可被约束在一定

限度内, 同时又能推动成员去为实现成就而努力; 

恶性自恋 (malignant narcissism)则把自恋对象聚

焦于原本拥有的事物上, 如群体特质或过去成就

等, 由于缺少来自现实的约束作用, 自恋倾向及

由之产生的危险就可能增加。因而, 当群体自恋

不超过一定限度时, 它不必然是消极的。进一步, 

Fromm 还归纳了群体自恋的病理特征 , 主要包

括：缺乏客观和理性判断; 需要从内群体自恋形

象中获得满足; 具有高度的威胁敏感性; 渴望认

同于强大领袖。在 Fromm (1973)看来, 个人在生

活中越是缺少真实满足, 其群体自恋程度可能就

越深, 因群体自恋能补偿自我的可怜状况。他还认

为, 群体自恋是人类攻击行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无疑, Adorno 和 Fromm 基于精神分析传统的

观点启发了后来开创集体自恋这一研究领域的学

者们(e.g., Cichocka, 2016;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但需要注意的是, 该领域的理论和研究都

依循主流心理学范式, 独立于精神分析传统, 不

需要任何关于无意识冲突或人格动力的假说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3  集体自恋的现有研究积累 

自从开创集体自恋实证研究领域的文章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在顶尖期刊《人格与

社会心理学杂志》发表以来, 研究者们对集体自

恋展开了广泛探索。大体而言, 前期研究主要聚

焦于集体自恋对一系列群际心理与行为结果的预

测效应, 以确立集体自恋的独立地位; 近几年的

研究则在继续验证集体自恋对众多社会现象的解

释力的同时, 也开始尝试探明集体自恋的成因或

前因变量, 以期将来构建出成熟的理论模型。结

合该领域的较新文献 (Cichocka & Cislak, 2020; 

Golec de Zavala & Keenan, 2021;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 现有研究成果大体可以由图 1 所

概括。 

3.1  集体自恋的后效 

3.1.1  群际威胁感知 

群际威胁包括现实性群际威胁和象征性群际

威胁, 而且人们对群际威胁的感知并不一定准确

(Stephan et al., 2016; see also Guerra et al., 2020)。 

 
 

图 1  集体自恋的前因、中介与结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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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 集体自恋者较容易高估来自外群体的

威胁, 不论这种威胁是过去的、现在的、真实的

还是想象出来的(Cichocka et al., 2016;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2016; see also Bertin et al., 

2022)。例如有研究(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发 现 , 集 体 自 恋 能 预 测 受 围 心 态 (siege 

mentality), 即认为世界上其余群体对内群体有着

高度的负面意图, 这可以作为夸大的群际威胁的

一项指标。类似地, 集体自恋也能预测敌意归因

偏向(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这种偏向表现为把

外群体感知为对内群体怀有敌意(Dyduch-Hazar, 

Mrozinski, & Golec de Zavala, 2019)。 

另有研究(Cichocka et al., 2016)以 2010 年的

“斯摩棱斯克空难”为背景、以波兰人为样本直接

考察了集体自恋与威胁感知及阴谋论信念的关

系。这场空难造成了包括波兰总统及其夫人在内

的 88 名波兰政府代表团成员丧生。由于这场悲剧

发生在俄罗斯, 当时有阴谋论声称该空难是俄罗

斯在背后谋划。调查结果发现, 集体自恋既能预

测个人对自身和国家所受威胁的更高感知, 又能

进一步预测对上述阴谋论的相信程度。根据这些

研究者的看法, 阴谋论信念也可作为夸大的群际

威胁的一项指标, 表现了对外群体的高度怀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集体自恋者并非倾向于相信

所有阴谋论; 如果阴谋论所声称的并不是外群体

在密谋对付内群体, 而是内群体部分成员(如本国

政府)在做不利于其他成员(如本国民众)的事情 , 

集体自恋就可能无法预测阴谋论信念(Cichocka et 

al., 2016)。 

还有研究(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6)考察了

集体自恋者对于内群体形象所受到的威胁的高度

敏感性。结果发现, 即便不是确切受到外群体侮

辱的情况(即那些存在争议的、他人并不这样感知

的或并非对方有意的情况), 集体自恋者仍然更倾

向于将其感知为内群体受到了侮辱。例如, 在其

中一项以土耳其人为样本的调查中, 在阅读了当

时一则关于土耳其的欧盟入盟申请被搁置的新闻

后, 集体自恋水平较高者相比较低者更为感到羞

辱和可耻。那么, 这种结果即体现出了集体自恋

者对群际威胁的高度敏感性。 

3.1.2  群际态度与行为 

根据一项元分析(N = 14592), 集体自恋与对

外群体的敌对性(outgroup hostility)的相关系数为

0.19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既然集体自恋

者的群际威胁感知更高, 不难理解他们为何容易

对外群体表现出更消极的态度和行为。例如, 集

体自恋能够通过群际焦虑而预测对外群体的较低

共情以及较低群际团结度(Górska et al., 2020)。又

如美国人的集体自恋能预测他们对 2003 年伊拉

克军事干预的支持度, 而且起到中介作用的是对

本国受到敌对威胁的感知(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并且一项以中美关系为背景的调查(Cai & 

Gries, 2013)发现,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 集体自

恋都能预测对对方国民的偏见、对对方政府的负

面态度以及对采取强硬政策对付对方国家的支持

度。类似地 , 一项以波兰人为样本的调查(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发现, 国家集体自恋

可以预测反犹偏见——表现为与犹太人之间的社

会距离更远, 对他们的负面情绪和行为意向水平

更高; 而且这种关系是由威胁感知所中介。 

进一步研究发现, 上述关系可能受到群际威

胁情境的调节。如在一系列实验(Golec de Zavala, 

Cichocka, & Iskra-Golec, 2013)中, 研究者以不同

群际环境(如国家之间、学校之间)为背景, 考察了

内群体形象威胁对集体自恋与群际敌对反应两者

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一致发现, 在内群体受批

评的条件下, 集体自恋能预测更高水平的敌对反

应; 在内群体受赞扬的条件下, 集体自恋对敌对

反应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似乎表明, 集体自恋

者的敌对反应一般都是报复性的, 仅指向给内群

体带来威胁的外群体。实际上, 上述研究也验证

了这种看法。如在阅读了一名英国留学生对美国

的批评后, 美国集体自恋者只对这名留学生的同

胞表现出了敌意, 而没对作为对照组的德国人表

现出敌意 (Golec de Zavala, Cichocka, & Iskra- 

Golec, 2013)。另有研究表明, 对于在历史上伤害

过内群体的外群体, 集体自恋者也同样记仇、不

易宽恕(Hamer et al., 2018)。还有研究发现, 集体

自恋者的报复反应除了直接形式的, 还有间接形

式的, 比如对外群体的不幸遭遇表现出幸灾乐祸

(schadenfreude)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6)。不

过值得留意的是, 集体自恋者的负面群际反应可

能不全是报复性。例如有研究(Antonetti & Maklan, 

2018)发现, 集体自恋者倾向感到自己与外群体成

员的相似度较低, 并对企业失责行为的外群体受

害者表达出较低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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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政治心理学研究还发现 , 诸如意识形

态、公民投票等政治心理与行为也经常反映出集

体 自 恋 者 的 排 外 (xenophobia) 倾 向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例如, 集体自恋可以预测美国

选民在 2016 年总统大选时对特朗普的支持

(Federico & Golec de Zavala, 2018; Marchlewska et 

al., 2018), 英国民众对脱欧的支持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7), 还有波兰、匈牙利民众对民粹

主义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 (Cislak et al., 2018; 

Forgas & Lantos, 2019; Marchlewska et al., 2018)。

促成这些结果的重要因素是集体自恋者所感知到

的来自外群体的威胁, 比如英国脱欧支持者倾向

于认为英国受到了移民和外国人的威胁, 这种威

胁感知在集体自恋与脱欧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7)。另外, 集体自恋能

够预测民族主义 (Golec de Zavala & Keenan, 

2021)。在族群冲突背景下, 集体自恋还能预测对

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暴力的支持, 而且这种

关系在激进社会环境(如暴力被合理化的环境)中

尤其突出(Jasko et al., 2020)。 

3.1.3  群内态度与行为及其他后效 

从上文可知, 集体自恋者在群际态度和行为

方面的表现比较负面。那么在群内态度和行为方

面, 集体自恋者的表现又如何呢？实际上, 内群

体的部分成员也可能被集体自恋者视为对内群体

形象、地位或身份构成威胁, 因而也可能被敌视。

例如几项以波兰人为样本的研究发现, 不论是通

过著作揭示了波兰历史污点的波兰裔美国历史学

者, 还是通过电影呈现了本国不光彩历史的本国

制片人及主演, 抑或是嘲笑了政府宣传标语的本

国名人, 国家集体自恋者都更倾向于对这些内群

体成员做出直接和间接的敌对反应, 而且起中介

作用的是感知到的侮辱或冒犯 (Cichocka et al., 

2015;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6)。不仅如此, 最

近有研究发现波兰人的国家集体自恋也能预测对

同性恋者的憎恶和恐惧, 其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的一环是把同性恋者感知为本国受到的威胁

(Mole et al., 2021); 而且波兰人的国家集体自恋

和宗教集体自恋各自能预测对女性的歧视(Golec 

de Zavala & Bierwiaczonek, 2021)。研究者对此的

解释是, 在波兰的国家集体自恋者眼中, 波兰的

卓越性部分源于对传统天主教的忠诚, 纯正波兰

人意味着男性、天主教和异性恋; 这样, 同性恋者

和非传统女性就构成了对这种狭义界定的国家身

份的威胁, 因而容易受歧视。这种现象即属于所

谓 的 “ 内 群 体 的 过 度 排 斥 效 应 ” (ingroup 

overexclusion effect), 说明了部分内群体成员可

能因他们未能积极反映内群体形象或身份而受到

其他成员排斥(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 

由这些研究可见, 集体自恋者相当在意内群

体的形象、地位或身份不受威胁。那么, 这是否

意味着集体自恋者相比非集体自恋者更加关切内

群体的福祉呢？研究者们最近在这方面也进行了

一些探索。有研究(Cislak et al., 2018)通过三项调

查发现, 不论是对煤炭产业提供财政补贴(研究 1), 

还是批准对受保护森林的砍伐(研究 2 和 3), 波兰

的国家集体自恋皆能预测对这些有害环境的政策

的支持; 其中研究 2 和 3 还发现, 起中介作用的是

对本国决策独立性的支持——对此的解释是, 这

项政策当时受到了科学家异议, 并被欧盟法院尝

试叫停, 但集体自恋者倾向于维护本国在决策上

的独立性并拥护该政策, 而不惜它可能对本国生

态环境造成破坏。另有研究(Cislak et al., 2021)显

示, 集体自恋者更不倾向于支持实实在在的环保

政策, 但更倾向于支持在环保方面的国家表面形

象工程。 

最近有调查发现, 在新冠疫情面前, 集体自

恋不仅较难正向预测个体与同胞的团结度, 在控

制了内群体满意度后甚至能负向预测与同胞的团

结度(Federico et al., 2021); 另外它能正向预测个

人囤货行为 (Nowak et al., 2020) 。还有调查

(Marchlewska, Cichocka et al., 2021)发现, 集体自

恋能预测社会犬儒主义(social cynicism), 即对人

性的消极看法, 由此还能预测对民主制度的较低

支持。甚至有调查(Marchlewska et al., 2020)显示, 

若出国能在财富上对自己更有利, 国家集体自恋

水平较高者相比较低者具有更高的出国移民意

愿。而且在组织环境下, 集体自恋者被发现更倾

向于工具性地利用本组织成员而为自己谋利

(Cichocka et al., 2021), 表现出了利己主义。那么

这些研究基本上说明了集体自恋者对内群体福祉

的关切水平未必更高; 对集体自恋者而言, 内群

体怎样被人感知以及个人的利益似乎比内群体成

员的真正福祉更重要(Cichocka & Cislak, 2020)。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集体自恋者不在意内群体利

益, 尤其是面对群际利益矛盾之时。例如集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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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者在牵涉群际利益矛盾的道德判断中容易表现

出“道德部落主义” (moral tribalism), 他们更倾向

于把偏向内群体利益的行为判断为道德的(Bocian 

et al., 2021)。 

除了前述种种后效以外, 集体自恋被发现还

能预测其他一些后效, 主要还是与内群体形象或

地位的维护有关。例如在面对内群体形象受到的

威胁时, 集体自恋者很可能采取否认或回避等策

略来保护内群体形象。具体来说 , 有研究者

(Imhoff, 2010)以德国人为调查对象, 考察了集体

自恋与历史闭合意愿(desire for historical closure)

的关系。所谓历史闭合意愿, 就是个体想要让内

群体脱离过去历史影响的程度, 在这项调查中被

操作化定义为德国人渴望摆脱二战时期大屠杀记

忆的程度。结果发现, 集体自恋程度越高, 历史闭

合意愿也越高, 这进而可以降低集体愧疚感以及

对受害者进行补偿的意愿。另有一项以波兰人为

样本的研究(Marchlewska et al., 2020)发现, 当面

对呈现了本国不光彩历史的电影时, 集体自恋者

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内群体形象防御, 如否认影

片中历史情节的真实性, 并认为这些电影是在恶

意抹黑波兰。还有研究(Skarżyńska & Przybyła, 

2015)显示, 集体自恋者更倾向于相信本国的受害

者身份(victimhood), 因为遭受苦难可能让内群体

占领道德高地并增强自身价值感(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3.2  集体自恋的前因 

集体自恋一般被视为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

信念(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它不但可能受

到个体因素的影响, 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情

境因素的影响。因此, 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对集

体自恋的前因展开了探索, 不过这方面的成果还

远不及集体自恋后效方面的成果丰富。 

3.2.1  个体因素 

根据前文提到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

Adorno (2005)和 Fromm (1964)的观点, 集体自恋

可以补偿“弱小自我”的心理需求。研究者们虽然

对集体自恋背后的需求到底为何仍有争议, 但基

本上都同意集体自恋可能产生于个体需求受挫之

后的补偿作用(Cichocka & Cislak, 2020)。目前这

方面的研究主要探究了控制感以及个体自尊或者

说自我价值感, 它们都被认为是人们的基本需求

(Correll & Park, 2005; Fritsche et al., 2013)。 

在控制感方面, 一个包括多项调查和实验的

研究(Cichocka et al., 2018)直接探讨了个人控制

与集体自恋及内群体认同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缺乏个人控制确实会增加集体自恋, 但这种效应

需要排除内群体认同的干扰后才浮现或更显著。

具体来说 , 该研究首先在一项横断调查中发现 , 

个人控制与集体自恋呈负相关, 并且这种相关在

将内群体认同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后更显著。接

着一项实验发现, 降低个人控制的操纵能提升集

体自恋, 但这种现象只在内群体认同得到控制后

才存在。在最后一项纵向调查中, 结果还发现, 时

间点 1 的个人控制, 可以负向预测时间点 2 (即 6

周后)的集体自恋, 但时间点 1 的集体自恋与时间

点 2 的个人控制无关。因此, 这几项研究基本上

表明了个人控制的缺乏可能是集体自恋的重要促

成因素之一。另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也支

持了个人控制与集体自恋的这种关系(Marchlewska 

et al., 2020)。 

在自尊方面 , 尽管过去研究 (e.g.,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2016)未能揭示它与集体自恋

的关系, 最近有研究(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通过更深入的横断、纵向调查和实验则一致发现, 

较低的自尊确实能导致更高水平的集体自恋, 但

该关系同样需要排除其他变量(即内群体满意度)

的干扰后才容易观察到。值得注意的是, 该研究

还比较了个人控制与自尊对集体自恋的影响, 结

果发现 , 当把个人控制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后 , 

自尊仍能负向预测集体自恋, 进而预测外群体贬

损; 而把自尊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后, 个人控制

则无法负向预测集体自恋, 进而也无法预测外群

体贬损。这暗示, 个人控制对集体自恋的影响可

能是通过自尊而产生的, 自尊相比个人控制可能

是集体自恋更为近端的影响因素。另外, 有研究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通过元分析发现, 集

体自恋与脆弱型个体自恋的正相关水平更高且更

稳健, 而与自大型个体自恋的正相关则偏小且结

果存在不一致性; 还有纵向研究发现脆弱型个体

自恋可以预测数周后的集体自恋(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又鉴于自尊与脆弱型个体自恋呈

负相关而与自大型个体自恋呈正相关(Miller et al., 

2017), 研究者(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推测低

自尊与集体自恋可能是通过脆弱型个体自恋而联

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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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研究(Golec de Zavala, 2019)发现 , 

集体自恋与感觉加工敏感性 (sensory processing 

sensitivity)有关 , 而感觉加工敏感性是一种由基

因决定的人格倾向, 它可能加强痛苦体验和对负

性刺激的反应, 并使个体更焦虑和抑郁(Bakker & 

Moulding, 2012)。这说明, 人格因素也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集体自恋。 

3.2.2  情境因素 

既然集体自恋可能受到控制感与个体自尊等

个体因素的影响, 那么能影响这些个体因素的情

境因素很可能也能影响集体自恋。沿着这一思路, 

研究者们(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通过实验考

察了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这组情境因素对集体自恋的影响, 结果

发现, 社会排斥组参与者的状态自尊水平显著低

于社会融入组参与者的状态自尊水平, 但两组的

集体自恋差异并不显著; 但是当把内群体满意度

作为协变量控制后, 两组的集体自恋水平出现了

显著差异, 社会排斥组参与者呈现出了更高水平

的集体自恋。也就是说, 社会排斥能通过降低个

体自尊而提升集体自恋, 但这种效应需要控制了

内群体满意度后才容易观察到。 

另有研究(Marchlewsk et al., 2018)考察了个

体所感知到的内群体劣势处境对集体自恋及民粹

主义支持度的影响, 结果不但发现群体相对剥夺

能正向预测集体自恋, 还发现突显内群体劣势的

操纵能导致更高水平的集体自恋。例如在其中一

项以英国民众为参与者的实验中, 当阅读了有关

“英国因长期受到欧盟的强势影响而权力受损”的

评论后, 个体报告了更高水平的集体自恋和脱欧

倾向。有研究(Guerra et al., 2020)进而考察了群际

威胁对集体自恋的影响, 结果发现, 在受到群际

威胁时, 不论是象征性群际威胁(如内群体的价值

观、自尊或信念系统受到威胁), 还是现实性群际

威胁(如物质上或身体上受到威胁), 抑或是内群

体区别于外群体的独特性受到威胁(distinctiveness 

threat), 个体的集体自恋水平都会提升。最近还有

一项研究通过调查发现, 无论是对于优势地位群

体, 还是劣势地位群体, 社会身份威胁都能预测

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集体自恋(Bagci et al., 2021)。 

3.3  集体自恋的其他相关研究 

除了上述关于集体自恋后效与前因的研究 , 

其他受到关注比较多的是已在前文涉及的集体自

恋与其他变量(如内群体认同、内群体满意度等)

之间的遮掩效应(suppression effect) (e.g., Bertin et 

al., 2022; Cichocka et al., 2016; Golec de Zavala, 

Cichocka, & Bilewicz, 2013; Marchlewska et al., 

2020)。鉴于可能遮掩集体自恋效应的变量有很多, 

研究者们(Cichocka, 2016; Golec de Zavala, 2011)

提出了一个用于容纳这些变量的更上位概念, 即

非自恋型的内群体积极性(non-narcissistic ingroup 

positivity)。相比于集体自恋, 非自恋型内群体积

极性描述了一种更客观而非夸大的、更安全而非

防御性的对于内群体的感知, 它对内群体的积极

评估独立于他者对内群体的承认, 并能预测对外

群体更积极的态度与行为。 

在实证研究中, 由于集体自恋与非自恋型内

群体积极性之间一般存在正相关, 而且两者在许

多后效上有着相反的预测, 可以预见的是, 两者

能在一定程度上互相遮掩对方的效应。例如有不

少 研 究 (e.g., Golec de Zavala, Cichocka, & 

Bilewicz, 2013;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6)发现, 

当集体自恋与非自恋型内群体积极性的正相关被

控制后 , 集体自恋能预测对外群体的更多贬损 ; 

同时, 非自恋型内群体积极性则能预测更少的外

群体贬损, 并能预测对外群体更积极和宽容的态

度和行为——这种正效经常被集体自恋的效应所

遮掩。又如, 有研究(Dyduch-Hazar, Mrozinski et 

al., 2019)让参与者观看了一部包含本国不光彩历

史的电影预告片, 然后让参与者对影片艺术价值

进行评价。结果发现, 只有当集体自恋与内群体

满意度的相关被控制掉后, 集体自恋才能预测对

影片艺术价值的负面评分, 而内群体满意度才能

预测对影片艺术价值的正面评分。类似地, 还有

研究(Golec de Zavala, 2019)通过比较简单相关与

偏相关结果后发现, 集体自恋与内群体满意度的

正相关能减弱集体自恋与负面情绪、自我批评的正

相关, 以及集体自恋与社会联结、感恩的负相关。 

4  现有研究不足及展望 

由前文可见, 经过十年多的积累, 围绕集体

自恋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丰富。然而, 该领域实

际上方兴未艾, 因其中还潜藏着一系列悬而未决

的问题, 例如不仅集体自恋的内涵与结构有待厘

清, 还有许多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值得探

索, 而且其中不少问题都能从个体自恋领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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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 尤其是在内涵与结构方面。另外, 现有大多

数研究都取样于波兰、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 而

集体自恋也可能存在于其他国家, 甚至可能在集

体主义文化更突显的国家更流行(e.g., Zaromb et 

al., 2018; van Prooijen & Song, 2021)。因此, 针对

现有研究不足之处, 未来研究至少可从以下几方

面展开。 

4.1  集体自恋内涵与结构的厘清 

如前文已经指出的, 集体自恋起初是作为一

个把自恋对象从个体水平延伸至群体水平的概念

而被引入实证研究的, 其定义及量表编制很大程

度上借鉴了个体自恋(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see also Lyons et al., 2010)。因此, 集体自恋在内

涵和结构上皆可能面临与个体自恋相似的争议和

挑战, 并需要进一步厘清和研究。首先需要厘清

的 是 集 体 自 恋 的 内 涵 是 否 一 定 包 含 脆 弱 性

(fragility)。前文提到, 该领域的开创者们(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把集体自恋理解为依赖于“他

者之钦佩和承认”的集体自尊, 或者说“夸大的而

又不稳定的集体自尊”。实际上, 这种理解与个体

自恋领域的“面具模型” (mask model; Kuchynka & 

Bosson, 2018) 和 “ 自 我 调 节 过 程 模 型 ” (self- 

regulatory process model; Morf & Rhodewalt, 2001)

相一致, 假定了自恋者内心的脆弱性, 正是因为

内心脆弱, 自恋者才需要外部肯定或承认。虽然

上述脆弱性在 Golec de Zavala 等人(2009)的研究

(N = 262)中得到验证, 即内隐联想测验发现集体

自恋者确实在内隐水平上表现出较低的内群体评

价, 但最近一项样本量更大(N = 481)、旨在重复

Golec de Zavala 等人 (2009)研究的预注册研究

(Fatfouta et al., 2021)却未能得到此结果, 而发现

集体自恋与内隐集体自尊的相关约为 0。可见, 对

于集体自恋是否包含脆弱性这一问题, 当前研究

还未形成定论, 并且有必要进一步探索, 因为脆

弱性在集体自恋相关研究的理论解释和预测上都

发挥关键作用(Golec de Zavala, 2011, 2018)。其实, 

脆弱性在个体自恋领域也仍是一个研究问题

(Kuchynka & Bosson, 2018), 有些研究者 (e.g., 

Miller et al., 2021)认为脆弱性是个体自恋的必要

属性, 而另一些研究者(e.g., Mota et al., 2020)则

持有不同观点。不难发现 , 也有少数学者 (e.g., 

Bizumic & Duckitt, 2009; Cai & Gries, 2013; Lyons 

et al., 2010; Putnam et al., 2018)对集体自恋或群体

自恋提出过不同理解, 他们的定义都未包含脆弱

性 , 不过他们都未论及脆弱性这一重要理论问

题。鉴于此, 本文在此提出, 集体自恋不一定包含

有脆弱性, 也就是说, 既可能存在包含脆弱性的

集体自恋 , 也可能存在不包含脆弱性的集体自

恋。而且未来研究可以参考个体自恋领域的做法

(e.g., Krizan & Herlache, 2018), 尝试适当缩小概

念内涵而拓展其外延, 从而涵盖并探索更完整而

丰富的集体自恋现象。更具体地说, 在个体自恋

领域, 有学者(Krizan & Herlache, 2018)在充分整

合了人格、社会心理、临床领域的个体自恋相关

研究和理论后 , 提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自恋光

谱模型” (narcissism spectrum model) (Donnellan et 

al., 2021), 该模型通过缩小个体自恋的内涵、将其

重新定义为 “享有特权的自我重要性” (entitled 

self-importance), 使得其外延能容纳个体自恋的

多种表现型——既有包含脆弱性的自恋, 又有不

包含脆弱性的自恋(如自大型自恋), 而且它们都

可 以 按 照 自 大 性 (grandiosity) 、 自 我 重 要 性

(self-importance)、脆弱性(vulnerability)这三个基

本维度所构成的坐标来描述或定位。那么借鉴这

一思路,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把集体自恋的内涵理

解为“享有特权的内群体重要性”, 这样其外延就可

以容纳包含脆弱性和不包含脆弱性的集体自恋。 

其次, 鉴于集体自恋内涵可能较为复杂, 有

必要厘清它是一个单维结构还是一个多维结构 , 

以及如果它是一个多维结构 , 它有哪些维度。

Golec de Zavala 等人(2009)最初在编制集体自恋

量表时, 得到了一个包含 9 个项目的、具有单维

结构的量表。由于该领域目前仅有这一个经过反

复验证、信效度良好的量表, 后续绝大多数研究

都使用该量表并将其作为单维结构来考察。然而, 

考虑到个体自恋牵涉多个维度(Krizan & Herlache, 

2018; Miller et al., 2017), 又考虑到集体自恋可能

包含、也可能不包含脆弱性, 有理由推测集体自

恋可能并非一个单维结构。其实, 最近有研究提

出了集体自恋的多维模型, 并编制了一个包含特

权/剥削性(entitlement/exploitativeness)、支配/傲慢

(dominance/arrogance) 、 冷 漠 (apathy) 、 钦 佩

(admiration)四个子维度的量表 (Montoya et al., 

2020)。不过该研究仅聚焦于不包含脆弱性的集体

自恋, 并且只是一个初步尝试, 说明了有必要进

行多维度的探索; 至于集体自恋的维度到底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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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很可能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得到较精准的解答, 

而且不同表现型的集体自恋可能具有不同子维度, 

这也需要进一步探索。本文认为, 这方面也可以

从个体自恋领域获得启发, 因为过往研究对个体

自恋的表现型及子维度都提出过众多划分标准

(e.g., 余震坤 等, 2019; Krizan & Herlache, 2018), 

而且目前已有系统的归纳(e.g., Rogoza et al., 2018; 

Sedikides, 2021)。也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有研究

者(Crowe et al., 2019)尝试把个体自恋视为一个具

有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的构念, 整合了

自恋领域过去与现在的重要进展 (Miller et al., 

2021)——即把自恋从单维构念拓展为两维构念 , 

进而又拓展为三维构念。具体而言, 个体自恋的

层级结构为：顶层是自恋的单因素结构, 第二层

是自大型自恋与脆弱型自恋的两因素结构, 第三

层是能动型外向性(agentic extraversion)、对抗性

(antagonism) 与 自 恋 型 神 经 质 (narcissistic 

neuroticism)的三因素结构, 这三个因素与自恋光

谱模型(Krizan & Herlache, 2018)的三个维度相对

应, 各自牵涉一些更具体的特质, 这些特质可以

直接通过五因素自恋量表(Five Factor Narcissism 

Inventory, FFNI)而测得, 而更上层的因素可以通

过对 FFNI 进行因素分析(e.g., Miller et al., 2016; 

see also Crowe et al., 2019)或者通过专门测量这些

上层因素的量表(e.g., Rosenthal et al., 2020)而得

到。这些研究者(Miller et al., 2021)指出, 这种多

层次多维度的方法具有明显优势, 例如能澄清个

体自恋与外显自尊的混杂关系 (Crowe et al., 

2019)。本文认为, 这种思路可能也适用于分析集

体自恋的结构, 因为 Golec de Zavala 等人(2009)

对集体自恋的理解和操作化定义很大程度上借鉴

了个体自恋, 并融合了自大型与脆弱型自恋的特

征(Rogoza et al., 2018)。因此, 集体自恋可能至少

也含有自大型与脆弱型这两个基本维度。实际上, 

有一项未发表的学位论文研究(Montoya, 2020)开

发了 自 恋型 群体 取 向量 表 (Narcissistic Group 

Orientation Scale, NGOS), 并为上述两维结构的

假设提供了支持 , 不过可惜的是该研究并未将

NGOS 与 Golec de Zavala 等人(2009)的量表一起

考察, 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还不明确。 

再次, 假设集体自恋是一个多维构念, 那么

有必要厘清 Golec de Zavala 等人(2009)所研究或

测量的构念与最基本的两种表现型的关系, 也即

它更接近于脆弱型集体自恋(vulnerable collective 

narcissism), 还 是 自 大 型 集 体 自 恋 (grandiose 

collective narcissism); 因为虽然他们所界定的集

体自恋包含了脆弱性, 但这未必说明脆弱性是其

研究或测量的构念的首要特征。当然, 根据 Golec 

de Zavala 本人的看法, 脆弱性是其团队所研究的

集体自恋的固有特征, 而且是集体自恋区别于诸

如民族主义等其他相近构念的关键特征(Golec de 

Zavala, 2011), 他们还曾将脆弱的集体自恋与自

大的民族主义作为对照展开研究(Golec de Zavala, 

2018)。然而 , 该团队的早期核心成员 Cichocka 

(2016)则认为当前的集体自恋内涵和测量更偏向

于自大型, 为此还提出过一种以内群体消极形象

与受害感(feelings of victimization)为特征的脆弱

型集体自恋的设想。实际上从最初的量表编制来

看, 该领域的量表(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Lyons et al., 2010)确实都主要参考了用于测量自

大型自恋的自恋人格调查表(NPI), 不过 Golec de 

Zavala 等人(2009)的量表还增加了一些反映脆弱

性的项目, 涉及对批评的敏感以及对缺乏承认的

感知。可见, 学者们在当前所研究的集体自恋与

两种表现型的关系上还有一定分歧, 需要进一步

研究来解决 , 否则就如一些学者 (Rogoza et al., 

2018, p.43)指出的那样, 目前很难在自恋人格的

多维结构或自恋光谱模型 (Krizan & Herlache, 

2018)中解释清楚 Golec de Zavala 等人(2009)所研

究的集体自恋的位置。尽管如此, 作为一种推测, 

本文认为 Golec de Zavala 等人(2009)可能倾向于

研究并测量符合面具模型的、同时包含自大性与

脆弱性的集体自恋, 类似于个体自恋层级结构中

处于顶层的单因素构念, 它既因为牵涉对内群体

卓越形象的信念而区别于脆弱型集体自恋, 又因

为牵涉脆弱性而不同于单纯的自大型集体自恋 , 

以致它无法被简单地归入集体自恋的某一维度。

最后, 无论当前研究的集体自恋是自大型还是脆

弱型, 抑或是两者的混合体, 未来研究都可以专

门开发不同量表来探索其他集体自恋表现型(e.g., 

Montoya, 2020), 以加深对集体自恋的认识。 

4.2  集体自恋的后效及补偿性 

在集体自恋的后效方面, 目前绝大多数研究

都聚焦于揭示集体自恋的消极效应 (Cichocka & 

Cislak, 2020; Golec de Zavala & Keenan, 2021; 

Golec de Zaval & Lantos, 2020), 极少有研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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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并发现集体自恋的积极效应(e.g., Żemojtel- 

Piotrowska, Piotrowski, Sawicki, & Jonason, 2021)。

究其原因, 本文认为大体可以举出两点：第一, 在

理论上 , 集体自恋在最初被引入研究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时就旨在用于解释内群体对外

群体的敌意或攻击性, 而且它的内涵就涉及对外

群体的不满之情(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所

以它至今仍被视为与“对外群体的恨” (out-group 

hate)稳健相关的“对内群体的爱” (in-group love)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 并作为一个与

“安全型内群体积极性构念”形成对照的“防御型

内群体积极性构念”而被研究(Cichocka, 2016)。可

以说, 现有理论(Golec de Zavala, 2011;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

基本上都把集体自恋在群际或群内态度和行为上

的后效预设为消极的, 关注焦点和研究假设也多

围绕于消极后效。第二, 在研究方法上, 如前文提

到的, 研究者们常常会通过遮掩效应分析等方式

来控制诸如内群体认同、内群体满意度等属于非

自恋型内群体积极性的变量, 从而得到集体自恋

与“对外群体的恨”等消极效应的更强相关, 并且

他们通常倾向于把这些消极效应看作集体自恋的

典型后效(e.g., Cichocka, 2016; Golec de Zavala, 

Cichocka, & Bilewicz, 2013)。也就是说, 许多研究

所揭示的并非现实中的集体自恋的后效, 而是剥

离了积极性之后的集体自恋或者说更极端和消极

的集体自恋的后效(Cichocka et al., 2018)。本文认

为, 这种做法尽管有助于揭示集体自恋的消极后

效并验证 Golec de Zavala (2011)最初的理论构想, 

但也容易把集体自恋限定在其恶性形式上, 即超

出了一定限度的集体自恋, 而正常的集体自恋也

可能有其积极一面。例如根据前文 Fromm (1964)

的经典理论观点, 尽管集体自恋是人类攻击行为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它在一定限度内也可能有

其良性形式, 类似个体自恋也可能有适应性的一

面(余震坤 等, 2019; Miller & Campbell, 2008)。又

如从现实经验(e.g., Fukuyama, 2018)而言, 人们对

“内群体获得承认”的追求也有可能推动成员间的

凝聚或团结, 共同为集体成就而奋斗, 或为处于

弱势地位的内群体争取更多权利。也许可以说 , 

“为承认而斗争”未必一概都是消极的 (Honneth, 

1992/ 1996), 尤其是当人们为“平等的承认”而斗

争时, 尽管对平等承认的渴求也可能易于滑向要

求承认内群体的优越性(Fukuyama, 2018)。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把集体自恋重新构想为一个具

有消极、积极两面性的概念(Fromm, 1964), 从更

完整的理论视角来探究集体自恋及其后效, 特别

是增加对集体自恋积极后效的考察; 同时未来研

究应注意恰当使用遮掩效应分析等方法, 充分说

明这类方法所得结果可能只是理论上极端形式的

集体自恋的后效, 而非现实中典型的集体自恋的

后效。本文认为, 这样的研究既有助于更辩证地

看待集体自恋 , 还有助于揭示集体自恋何时及

为何会带来消极或积极后效, 并得到适用性更广

的结论。 

针对集体自恋的积极后效, 除了可以关注内

群体及其中的其他成员是否可能从集体自恋者那

里获益,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集体自恋者自身能否

从集体自恋中获益(e.g.,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无论是根据经典理论(Adorno, 1959/1993; 

Fromm, 1964), 还是该领域领衔学者 (Cichocka, 

2016; Golec de Zavala, 2018)的观点, 集体自恋皆

具有补偿性, 可以满足个体的心理需求。然而, 涉

及集体自恋积极补偿性的研究还是十分稀少和初

步性的。就本文作者所知, 目前仅有两项横断研

究涉及集体自恋与个人幸福感的关系, 其中一项

研究(Golec de Zavala, 2019)发现集体自恋同时与

个人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及消极情绪呈显著正

相关, 而且当控制了内群体满意度之后, 集体自

恋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的相关不再显著, 而

与消极情绪的相关更显著; 另一项研究(Bagci et 

al., 2021)也得到了相近结果。不过应注意的是, 这

些横断研究无法说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也有可

能是个人幸福程度影响了集体自恋。另外还有一

项研究(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则通过纵向设

计(子研究 6)分析了集体自恋与个体自尊的关系, 

发现先前时间点的集体自恋与后继时间点的个体

自尊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然而在控制了

内群体满意度之后却出现了一些混杂而难以解释

的结果, 也即时间点 2 的集体自恋能显著正向预

测时间点 3 的个体自尊, 而时间点 1 和时间点 3

的集体自恋则无法显著预测后继时间点的个体自

尊。由此可见, 当前还没有一项研究为集体自恋

的积极补偿作用提供有力支持, 并且有必要进一

步考察此问题, 否则很难解释集体自恋为何在世

界上仍如此流行。这里, 本文认为可以借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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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领域的理论和研究。系

统合理化是一种长期而言对个体有害而短期却可

能有 益的 虚 假意 识 (false consciousness) (Jost, 

2019)或者说一种对焦虑、内疚、不适等痛苦具有

暂时缓和功能(palliative function)的意识形态(Jost 

& Hunyady, 2003)。鉴于集体自恋与系统合理化对

个体可能有着相似作用, 未来研究可以参考系统

合理化领域用于检验暂时缓和功能的研究范式

(e.g., Harding & Sibley, 2013), 采取更多纵向或实

验设计来展开深入的考察。 

此外, 考虑到当前多数研究只关注了国家集

体自恋(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未来研究值

得考察不同类别社会群体乃至不同内涵的集体自

恋或者说群体自恋后效 , 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 , 

乃至与非自恋型内群体积极性后效的异同, 从而

丰富该领域的成果。举例而言, 从社会群体着手, 

未来研究既可以考察属于性别、社会阶层、政治

立场、文化背景等特定类别的社会群体的群体自

恋后效(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还可以深入

比较优势地位群体与劣势地位群体的群体自恋后

效(e.g., Bagci et al., 2021; Górska et al., 2022), 或

者比较不同类别的社会群体的群体自恋后效, 例

如有研究(Golec de Zavala & Bierwiaczonek, 2021)

比较了性别、国家、宗教这三类集体自恋在预测

性别主义上的异同。另外从不同内涵的集体自恋

出发, 未来研究不仅可以考察自大型集体自恋与

脆弱型集体自恋在后效上的异同(e.g., Montoya, 

2020), 还可以考察能动型集体自恋与共生型集体

自恋在后效上的异同 (e.g., Nowak et al., 2020; 

Żemojtel-Piotrowska, Piotrowski, Sedikides et al., 

2021)。 

4.3  集体自恋的成因及干预 

针对集体自恋的成因或影响因素, 正如前文

所呈现的那样, 当前只有少数研究(e.g., Cichocka 

et al., 2018;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Guerra et 

al., 2020)开展了探索, 揭示出集体自恋可能源于

自尊或个人控制的受挫, 并且群际威胁可以强化

集体自恋。显然, 目前这方面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未来不仅有必要进行重复性研究以增加这些结论

的可靠性, 还有必要展开更全面和深入的探索。

例如, Cichocka (2016)曾提出内群体积极性的动

机模型, 认为集体自恋可能源于满足个体的多种

需求——既包括旨在规避威胁和不安全的存在性

需求(existential needs), 也包括旨在降低不确定性

和模糊性的认知性需求(epistemic needs)以及旨在

协调好社会关系的关系性需求(relational needs)。

同时 Cichocka (2016)还指出, 未来研究需要充分

把社会认同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及自我归类

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所强调的认知和情绪

因素跟上述动机模型内的因素相整合, 从而更好

地解释集体自恋的形成机制。这里, 本文认为可

以 同 时 借 鉴 系 统 合 理 化 以 及 族 群 中 心 主 义

(ethnocentrism)3的相关理论和研究(e.g., Bizumic 

& Duckitt, 2009, 2012; Jost, 2019), 因为系统合理

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内群体(即个体所属

的社会系统)的理想化, 而且该领域目前已经在整

合动机与认知的解释路径(杨沈龙 等, 2018; Jost, 

2019); 而族群中心主义则可被视为更广义的集体

自恋的一个重要成分——类似于自我中心是自恋

的一个重要成分(Krizan & Herlache, 2018)——而

且其理论充分吸收了社会认同论、自我归类论等

观点(Bizumic & Duckitt, 2012)。更具体地说, 根据

族群中心主义的理论, 人们在群体中时就可能自

然地赋予内群体更多重要性, 而且这种偏向可能

进一步被社会环境中的群体信念、规范和意识形

态或者群际威胁所强化(Bizumic & Duckitt, 2012)。

例如 Golec de Zavala (2018)推测, 那种旨在强调

社会分歧并理想化特定群体的政治修辞(political 

rhetoric)可能会增加群体成员的集体自恋。还有研

究(Zaromb et al., 2018)发现, 不仅人们基本上都

倾向于高估本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或重要性 , 

而且不同国家民众的这种集体自恋水平存在差异, 

背后机制可能涉及我方偏见(myside bias)、启发

式加工、文化环境因素等等。当然, 这些因素都

还只是研究者们的理论猜想, 有待进一步研究来

检验。 

由于集体自恋往往与消极结果相关, 很值得

探索的是如何通过干预来减弱非适应性的集体自

恋 及 其 消 极 影 响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目前这方面研究还非常少, 主要也只是研

究者们 (e.g., Golec de Zavala, 2018;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Hase et al., 2021)的理论猜想。

                     

3 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有时也被译为“民族中心

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或“我群中心主义”, 它被定义为一

种强烈的本族重要感和本族中心感(Bizumic & Duckitt, 2009)。 



第 9 期 徐步霄 等: 集体自恋：群际冲突的催化剂 2111 

 

 

不过他们提到两项还未发表的研究得到了可喜结

果：一方面, 不仅感恩(gratitude)这种特质能弱化

集体自恋与偏见的相关, 而且 10 分钟的正念感恩

冥想可以减弱集体自恋者的敌对倾向; 另一方面, 

通过实验诱发“感动” (kama muta)4这种具有自我

超越性的情绪体验, 也能有效减弱集体自恋与群

际敌对的相关(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这些及其他类似情感或

状态, 比如慈悲(e.g., Stellar et al., 2015)、敬畏(e.g., 

Dale et al., 2020)、谦卑(e.g., Lavelock et al., 2014)

等的干预作用; 同时, 还可以从集体自恋的成因

着手, 探索更根本而长效的干预方案。例如, Golec 

de Zavala (2018)指出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训

练可能是一种可行方案, 因有研究(Thomaes et al., 

2009)表明, 作为一种巩固自尊的干预方法, 自我肯

定训练能降低青少年个体自恋与人际攻击的联系。 

4.4  集体自恋的跨文化研究 

尽管该领域学者很早就提出跨文化研究的重

要性, 如 Golec de Zavala 等人(2009)曾提议未来

研究需要考察可能影响集体自恋发展的社会文化

因素 , 但目前这方面研究大多都基于本土样本

(e.g., Bertin & Delouvée, 2021; Wang et al., 2021; 

Yustisia et al., 2020)或不同地区样本(e.g., Cai & 

Gries, 2013; Guerra et al., 2020)来验证集体自恋现

象的跨文化或跨地区一致性, 只有少量研究考察

了集体自恋现象的跨文化差异性。例如, Golec de 

Zavala (2018)通过一项元分析发现, 集体自恋与

自大型个体自恋的关系受到文化背景影响, 也即

两者相关只出现在美国和英国样本中, 而未出现

在波兰、俄罗斯或中国样本中。Golec de Zavala

推测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可能是其中的影响

因素。又如, 一项基于 6185 名大学生样本的跨文

化调查(Zaromb et al., 2018)表明, 与共享着个体

主义价值观的国家或地区相比, 那些共享着与集

体主义和高权力距离相关的价值观的国家或地区

表现出更强的集体自恋。另有研究(van Prooijen & 

Song, 2021)发现, 垂直集体主义(vertical collectivism)

和权力距离能解释更高水平的集体自恋和阴谋论

                     

4 Kama muta, 源自梵文, 字面意思是“被爱所感动”, 它被

构 想 为 一 种 独 特 的 积 极 情 绪 , 当 共 融 性 的 分 享 关 系

(communal sharing relationship)突然得到强化时, 人们体验

到它(Fiske et al., 2019)。 

信念。此外还有研究(Yustisia et al., 2020)表明, 个

体 水 平 上 的 松 −紧 文 化 (cultural tightness and 

looseness)与集体自恋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可

见, 社会文化因素确实可能影响集体自恋的发展, 

并且未来研究有必要就此展开进一步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 , 最近有研究者 (Żemojtel- 

Piotrowska, Piotrowski, Sedikides et al., 2021)根据

个体自恋的“能动−共生模型” (agency-communion 

model)指出 Golec de Zavala 等人(2009)的集体自

恋量表所测量的主要是能动型集体自恋, 故专门

编制了共生型集体自恋量表(Communal Collective 

Narcissism Inventory, CCNI)。这里的能动与共生, 

前者涉及自我保护/扩张、与他人分离、寻求掌控和

独立存在等, 后者涉及开放交往、与他人联结、寻

求合作和融入整体等(Bakan, 1966, p.15; 也见：潘哲 

等, 2017)。根据这些研究者(Żemojtel-Piotrowska, 

Piotrowski, Sedikides et al., 2021)的看法, 能动型

与共生型集体自恋均属自大型集体自恋, 即两者

核心都是自大、特权和权力, 只不过后者把内群

体在共生方面的卓越性作为内群体独特地位及特

权的理由。那么, 鉴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

在共生方面的自我增强动机可能更突显(Gebauer 

et al., 2012), 未来国内研究者可以尝试修订或改

编相关量表, 并考察我国民众在这些不同类型集

体自恋上的不同表现及影响。尽管现有研究发现

国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整体上有所衰落, 而个

体主义价值观日益盛行(蔡华俭  等 , 2020), 本文

相信, 正是当前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环境, 更适合

检验和比较丰富多样的集体自恋现象。 

最后 , 借鉴个体自恋领域的待解答问题

(Sedikides, 2021), 还可以提出如下这些问题供未

来探索：文化如何增强或抑制集体自恋？文化如

何与社会因素(如社会阶层、经济上行或下行等)

以及社会化因素共同影响集体自恋的发展？文化

如何才能帮助集体自恋者成为内群体福祉的真正

增益者而非损害者？总之,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备

受挑战的当今世界 (郭永玉 , 2022; Fukuyama, 

2018), 我们不仅应留心集体自恋的发展及其影响, 

还应更多地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以求探明众多现实问题的根源与出路。 

参考文献 

蔡华俭, 黄梓航, 林莉, 张明杨, 王潇欧, 朱慧珺, ... 敬一



2112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0 卷 

 

 

鸣. (2020).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

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 . 心理科学进展 , 28(10), 1599– 

1618. 

郭永玉. (2022). 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 心

理学报, 54(2), 205–218. 

潘哲, 郭永玉, 徐步霄, 杨沈龙. (2017). 人格研究中的“能

动”与“共生”及其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25(1), 99–110. 

杨沈龙 , 郭永玉 , 喻丰 , 饶婷婷 , 赵靓 , 许丽颖 . (2018). 

系统合理化何以形成——三种不同的解释视角. 心理科

学进展, 26(12), 2238–2248. 

余震坤, 刘云芝, 罗宇, 蔡华俭. (2019). 区分适应性自恋

和非适应性自恋: 多视角的证据. 心理科学进展, 27(1), 

96–105. 

Adorno, T. W. (1951).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 In G. Róheim (Ed.),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p. 118–137). New York, N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Adorno, T. W. (1993). Theory of pseudo-culture (1959). 

Telos, (95), 15–38.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9) 

Adorno, T. W. (2005).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ntonetti, P., & Maklan, S. (2018). Identity bias in negative 

word of mouth following irresponsible corporate behavior: 

A research model and moderating effect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49(4), 1005–1023. 

Back, M. D., Kufner, A. C. P., Dufner, M., Gerlach, T. M., 

Rauthmann, J. F., & Denissen, J. J. A. (2013). Narcissistic 

admiration and rivalry: Disentangling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 of narciss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6), 1013–1037. 

Bagci, S. C., Stathi, S., & Golec de Zavala, A. (2021). Social 

identity threat across group status: Links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intergroup bias through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ngroup satisfactio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 

doi.org/10.1037/cdp0000509 

Bakan, D. (1966). The duality of human existence. Chicago, 

IL: Rand Mcnally. 

Bakker, K., & Moulding, R. (2012). Sensory-processing 

sensitivity, 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 and negative 

psychological symptom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3(3), 341–346. 

Bertin, P., & Delouvée, S. (2021). Affected more than 

inf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narcissism and 

Zika conspiracy beliefs is mediated by exclusive victimhood 

about the Zika outbreak.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5. https://doi.org/10.1177/18344909211051800 

Bertin, P., Marinthe, G., Biddlestone, M., & Delouvée, S. 

(2022). Investigating the identification-prejudice link 

through the lens of national narcissism: The role of 

defensive group belief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8, Article 104252. https://doi.org/10.1016/j. 

jesp.2021.104252 

Bizumic, B., & Duckitt, J. (2009). Narcissism and 

ethnocentrism: A review. Directions in Psychiatry, 29, 99– 

109. 

Bizumic, B., & Duckitt, J. (2012). What is and is not 

ethnocentrism? A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33(6), 887–909. 

Bocian, K., Cichocka, A., & Wojciszke, B. (2021). Moral 

tribalism: Moral judgments of actions supporting ingroup 

interests depend on collective narciss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3, Article 104098.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20.104098 

Cai, H., & Gries, P. (2013). National narcissism: Internal 

dimens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rrelates. PsyCh Journal, 

2(2), 122–132. 

Campbell, W. K., & Crist, C. (2020). The new science of 

narcissism: Understanding one of the greatest psychological 

challenges of our time – And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 

Boulder, CO: Sounds True. 

Cichocka, A. (2016). Understanding defensive and secure 

in-group positivity: The role of collective narcissism.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7(1), 283–317. 

Cichocka, A., & Cislak, A. (2020). Nationalism as collective 

narcissism.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4, 

69–74. 

Cichocka, A., Cislak, A., Gronfeldt, B., & Wojcik, A. D. 

(2021). Can ingroup love harm the ingroup?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objectification of ingroup member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177/13684302211038058 

Cichocka, A., Golec de Zavala, A., Marchlewska, M., 

Bilewicz, M., Jaworska, M., & Olechowski, M. (2018). 

Personal control decreases narcissistic but increases non- 

narcissistic in-group posi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6(3), 465–480. 

Cichocka, A., Golec de Zavala, A., Marchlewska, M., & 

Olechowski, M. (2015). Grandiose delusions: Collective 

narcissism, secure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belief in 

conspiracies. In M. Bilewicz, A. Cichocka, & W. Soral 

(Eds.),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pp. 42–69). New 

York, NY: Routledge. 

Cichocka, A., Marchlewska, M., Golec de Zavala, A., & 

Olechowski, M. (2016). “They will not control us”: 

In-group positivity and belief in intergroup conspi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7(3), 556–576. 

Cislak, A., Cichocka, A., Wojcik, A., & Milfont, T. (2021). Words, 

not deeds: National narcissism,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support for greenwashing versus genuine proenvironmental 



第 9 期 徐步霄 等: 集体自恋：群际冲突的催化剂 2113 

 

 

campaig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74, 

Article 101576.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21.101576 

Cislak, A., Wojcik, A. D., & Cichocka, A. (2018). Cutting 

the forest down to save your face: Narcissistic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predicts support for anti-conservation 

polic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59, 65–73. 

Correll, J., & Park, B. (2005). A model of the ingroup as a 

social resour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9(4), 341–359. 

Crowe, M. L., Lynam, D. R., Campbell, W. K., & Miller, J. D. 

(2019).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narcissism: Toward an 

integrated solu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7(6), 1151– 

1169. 

Dale, K. R., Janicke-Bowles, S. H., Raney, A. A., Oliver, M. 

B., Huse, L. K., Lopez, J., ... Zhao, D. (2020). Awe and 

stereotypes: Examining awe as an intervention against 

stereotypical media portrayals of African Americans. 

Communication Studies, 71(4), 699–707. 

Donnellan, M. B., Ackerman, R. A., & Wright, A. G. C. 

(2021). Narcissism in contemporary personality psychology. 

In O. John, & R. W. Robins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4th ed., pp.625–641).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Dyduch-Hazar, K., Mrozinski, B., & Golec de Zavala, A. 

(2019).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n-group satisfaction 

predict opposite attitudes towards refugees via attribution 

of hosti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Article 1901.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9.01901 

Dyduch-Hazar, K., Mrozinski, B., Simão, C., & Golec de 

Zavala, A. (2019).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n-group 

satisfaction predict different reactions to the past 

transgressions of the in-group. Polis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0(4), 316–325. 

Fatfouta, R., Żemojtel-Piotrowska, M., Piotrowski, J., & 

Kościelniak, M. (2021).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llective self-esteem revisited: A preregistered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95, 104–144. 

Federico, C. M., & Golec de Zavala, A. (2018).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vot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2(1), 110–121. 

Federico, C. M., Golec de Zavala, A., & Baran, T. (2021). 

Collective narcissism, in-group satisfaction, and solidarity 

in the face of COVID-19.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2(6), 1071–1081. 

Fiske, A. P., Seibt, B., & Schubert, T. (2019). The sudden 

devotion emotion: Kama muta and the cultural practices 

whose function is to evoke it. Emotion Review, 11(1), 

74–86. 

Forgas, J. P., & Lantos, D. L. (2019). Understanding 

populism: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the collapse of 

democracy in Hungary. In J. P. Forgas, K. Fiedler, & W. D. 

Crano (Eds.), Applications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267– 

291).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Fritsche, I., Jonas, E., Ablasser, C., Beyer, M., Kuban, J., 

Manger, A.-M., & Schultz, M. (2013). The power of we: 

Evidence for group-based contro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1), 19–32. 

Fromm, E. (1964). The heart of man: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Fromm, E. (1973).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Fukuyama, F. (2018).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Gebauer, J. E., Sedikides, C., Verplanken, B., & Maio, G. R. 

(2012). Communal narciss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3(5), 854–878. 

Golec de Zavala, A. (2011).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ntergroup hostility: The dark side of “in-group lov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5(6), 309– 

320. 

Golec de Zavala, A. (2018).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xaggeration of the in-group image. 

In A. Hermann, A. Brunell, & J. Foster (Eds.), The handbook 

of trait narcissism: Key advances,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troversies (pp. 79–88). Springer. 

Golec de Zavala, A. (2019).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n-group satisfac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emotional profile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Article 203. https://doi.org/10.3389/ 

fpsyg.2019.00203 

Golec de Zavala, A., & Bierwiaczonek, K. (2021). Male, 

national, and religious collective narcissism predict sexism. 

Sex Roles, 84(11), 680–700. 

Golec de Zavala, A., & Cichocka, A. (2012).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anti-semitism in Poland.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5(2), 213–229. 

Golec de Zavala, A., Cichocka, A., & Bilewicz, M. (2013). 

The paradox of in-group love: Differentiating collective 

narcissism advan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group and out-group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1(1), 16–28. 

Golec de Zavala, A., Cichocka, A., Eidelson, R., & 

Jayawickreme, N. (2009).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6), 1074–1096. 

Golec de Zavala, A., Cichocka, A., & Iskra-Golec, I. (2013). 

Collective narcissism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in-group 

image threat on intergroup host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11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0 卷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6), 1019–1039. 

Golec de Zavala, A., Dyduch-Hazar, K., & Lantos, D. (2019). 

Collective narcissism: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investing 

self-worth in the ingroup’s image. Advance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40(S1), 37–74. 

Golec de Zavala, A., Federico, C. M., Sedikides, C., Guerra, 

R., Lantos, D., Mroziński, B., ... Baran, T. (2020). Low 

self-esteem predicts out-group derogation via collective 

narcissism, but this relationship is obscured by in-group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9(3), 741–764. 

Golec de Zavala, A., Guerra, R., & Simao, C.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exit vote and individual 

predictors of prejudice: Collective narcissism, right wing 

authoritarianism,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Article 2023. https://doi.org/10.3389/ 

fpsyg.2017.02023 

Golec de Zavala, A., & Keenan, O. (2021). Collective 

narcissism a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opulism. 

Journal of Theoretical Social Psychology, 5(2), 54–64. 

Golec de Zavala, A., & Lantos, D. (2020).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The bad and the 

ugl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3), 

273–278. 

Golec de Zavala, A., Peker, M., Guerra, R., & Baran, T. 

(2016). Collective narcissism predicts hypersensitivity to 

in-group insult and direct and indirect retaliatory intergroup 

host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0(6), 532– 

551. 

Górska, P., Stefaniak, A., Malinowska, K., Lipowska, K., 

Marchlewska, M., Budziszewska, M., & Maciantowicz, O. 

(2020). Too great to act in solidarity: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solidarity

‐based collective a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3), 561–578. 

Górska, P., Stefaniak, A., Marchlewska, M., Matera, J., 

Kocyba, P., Łukianow, M., ... Lipowska, K. (2022). 

Refugees unwelcome: Narcissistic and secure national 

commitment differentially predict collective action against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86, 258–271. 

Guerra, R., Bierwiaczonek, K., Ferreira, M., Golec de Zavala, 

A., Abakoumkin, G., Wildschut, T., & Sedikides, C. (2020). 

An intergroup approach to collective narcissism: Intergroup 

threats and hostility in four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177/ 1368430220972178 

Hamer, K., Penczek, M., & Bilewicz, M. (2018). Between 

universalistic and defensive forms of group attachment.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n intergroup 

forgiven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1, 15– 

20. 

Harding, J. F., & Sibley, C. G. (2013).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Concurrent benefits versus longer- 

term costs to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3(1), 401–418. 

Hase, A., Behnke, M., Mazurkiewicz, M., Wieteska, K. K., & 

Golec de Zavala, A. (2021). Distress and retaliatory 

aggression in response to witnessing intergroup exclusion 

are greater on higher levels of collective narcissism. 

Psychophysiology, 58(9), Article e13879. https://doi.org/ 

10.1111/psyp.13879 

Honneth, A. (1996).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J. Anderson,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Honneth, A. (2020). Recognition: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J. Ganahl, Tra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8) 

Imhoff, R. (2010).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guilt three 

generations after Holocaust: Young Germans’ emotional 

experiences in response to the Nazi past. Hamburg, Germany: 

Kovac. 

Jasko, K., Webber, D., Kruglanski, A. W., Gelfand, M., 

Taufiqurrohman, M., Hettiarachchi, M., & Gunaratna, R. 

(2020). Social context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quest for 

significance on violent extrem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8(6), 1165–1187. 

Jost, J. T. (2019). A quarter centur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Questions, answers, criticisms, and societal 

applic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8(2), 

263–314. 

Jost, J. T., & Hunyady, O. (2003). The psycholog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ideolog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3(1), 111–153. 

Krizan, Z., & Herlache, A. D. (2018). The narcissism 

spectrum model: A synthetic view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2(1), 3–31. 

Kuchynka, S. L., & Bosson, J. K. (2018). The 

psychodynamic mask model of narcissism: Where is it 

now? In A. D. Herman, A. B. Brunel, & J. D. Foster (Eds.), 

Handbook of trait narcissism. Key advances,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troversies (pp. 89–95). Springer. 

Larkin, B., & Fink, J. S. (2019).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fan aggression and dysfunc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llective narcissism.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33(2), 69–78. 

Lavelock, C. R., Worthington Jr, E. L., Davis, D. E., Griffin, 

B. J., Reid, C. A., Hook, J. N., & van Tongeren, D. R. 

(2014). The quiet virtue speaks: An intervention to 



第 9 期 徐步霄 等: 集体自恋：群际冲突的催化剂 2115 

 

 

promote humility.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42(1), 99–110. 

Lyons, P. A., Kenworthy, J. B., & Popan, J. R. (2010).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group–level narcissism as 

predictors of U.S. citizens’ attitudes and behavior toward 

Arab immigra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9), 1267–1280. 

Marchlewska, M., Cichocka, A., Furman, A., & Cislak, A. 

(2021). Who respects the will of the people? Support for 

democracy is linked to high secure national identity but 

low national narciss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 

1111/bjso.12499 

Marchlewska, M, Cichocka A, Jaworska M, Golec de Zavala 

A, Bilewicz M. (2020). Superficial in-group love? 

Collective narcissism predicts in-group image defense, 

outgroup prejudice and lower in-group loyal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9(4), 857–875. 

Marchlewska, M., Cichocka, A., Łozowski, F., Górska, P., & 

Winiewski, M. (2019). In search of an imaginary enemy: 

Catholic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the endorsement of 

gender conspiracy belief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9(6), 766–779. 

Marchlewska, M., Cichocka, A., Panayiotou, O., Castellanos, 

K., & Batayneh, J. (2018). Populism as identity politics: 

Perceived in-group disadvantage,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support for populism.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9(2), 151–162. 

Marchlewska, M., Górska, P., Malinowska, K., & Jarosław, 

K. (2021). Threatened masculinity: Gender-related 

collective narcissism predicts prejudice toward gay and 

lesbian people among heterosexual men in Poland.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80/00918369.2021.1907067 

Miller, J. D., Back, M. D., Lynam, D. R., & Wright, A. G. 

(2021). Narcissism today: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lear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0(6), 519–525. 

Miller, J. D., & Campbell, W. K. (2008). Comparing clinical 

and social‐personality conceptualizations of narciss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6(3), 449–476. 

Miller, J. D., Hoffman, B. J., Gaughan, E. T., Gentile, B., 

Maples, J., & Campbell, W. K. (2011). Grandiose and 

vulnerable narcissism: A nomological network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9(5), 1013–1042. 

Miller, J. D., Lynam, D. R., Hyatt, C. S., & Campbell, W. K. 

(2017). Controversies in narcissism.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3, 291–315. 

Miller, J. D., Lynam, D. R., McCain, J. L., Few, L. R., Crego, 

C., Widiger, T. A., & Campbell, W. K. (2016). Thinking 

structurally about narcissism: An examination of the 

Five-Factor Narcissism Inventory and its compon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30(1), 1–18. 

Mole, R., Golec de Zavala, A., & Ardag, M. M. (2021). 

Homophobia and national collective narcissism in populist 

Po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2(1), 37–70. 

Montoya, R. M. (2020). Narcissistic group orientation, 

water-like group orient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 to 

in-group identific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 

Montoya, R. M., Pittinsky, T. L., & Rosenthal, S. A. (2020).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collective narcissism. 

Journal of Theoretical Social Psychology, 4(4), 169–193. 

Morf, C. C., & Rhodewalt, F. (2001). Unraveling the 

paradoxes of narcissism: A dynamic self-regulatory 

processing model. Psychological Inquiry, 12(4), 177–196. 

Mota, S., Humberg, S., Krause, S., Fatfouta, R., Geukes, K., 

Schröder-Abé, M., & Back, M. D. (2020). Unmasking 

narcissus: A competitive test of existing hypotheses on 

(agentic, antagonistic, neurotic, and communal) narcissism 

and (explicit and implicit) self-esteem across 18 samples. 

Self and Identity, 19(4), 435–455. 

Nowak, B., Brzóska, P., Piotrowski, J., Sedikides, C., 

Żemojtel-Piotrowska, M., & Jonason, P. K. (2020).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behavior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roles of Dark Triad traits,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health belief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67, Article 110232. https://doi.org/10.1016/ 

j.paid.2020.110232 

Putnam, A. L., Ross, M. Q., Soter, L. K., & Roediger III, H. 

L. (2018). Collective narcissism: Americans exaggerate 

the role of their home state in appraising U.S. histor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9), 1414–1422. 

Rogoza, R., Żemojtel-Piotrowska, M., & Campbel, W. K. 

(2018). Measurement of narcissism: From classical 

applications to modern approaches. Studia Psychologica, 

18(1), 27–48.  

Rosenthal, S. A., Hooley, J. M., Montoya, R. M., van der 

Linden, S. L., & Steshenko, Y. (2020). The Narcissistic 

Grandiosity Scale: A measure to distinguish narcissistic 

grandiosity from high self-esteem. Assessment, 27(3), 

487–507. 

Sedikides, C. (2021). In search of narcissu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5(1), 67–80. 

Skarżyńska, K., & Przybyła, K. (2015). Przekonanie o 

narodowej martyrologii. Efekt kolektywnego narcyzmu, 

indywidualnej samooceny czy sytuacji grupy? [Belief in 

national victimhood. An effect of collective narcissism, 

individual self-esteem or in-group situation?]. Przegląd 

Psychologiczny, 58(1), 9–29. 



211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0 卷 

 

 

Stellar, J. E., Cohen, A., Oveis, C., & Keltner, D. (2015). 

Affective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Compassion and vagal ac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4), 572–585. 

Stephan, W. G., Ybarra, O., & Rios, K. (2016). Intergroup 

threat theory. In T. D. Nelson (Ed.), Handbook of 

prejudice, stereotyping, and discrimination (2nd ed., pp. 

255–278).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Thomaes, S., Bushman, B. J., Castro, B. O. D., Cohen, G. L., 

& Denissen, J. J. (2009). Reducing narcissistic aggression 

by buttressing self-esteem: An experimental field stud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1536–1542. 

van Prooijen, J.-W., & Song, M. (2021).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intergroup conspiracy theori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2(2), 455–473. 

Wang, X., Zuo, S.-J., Chan, H.-W., Chiu, C. P.-Y., & Hong, 

Y.-Y. (2021). COVID-19-related conspiracy theories in 

China: The role of secure versus defensive in-group positivity 

an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5. https://doi.org/10.1177/18344909211034928 

Yustisia, W., Putra, I. E., Kavanagh, C., Whitehouse, H., & 

Rufaedah, A. (2020). The role of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tightness-looseness in promoting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extreme group behavior.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12(2), 231–240. 

Zaromb, F. M., Liu, J. H., Páez, D., Hanke, K., Putnam, A. L., 

& Roediger III, H. L. (2018). We made history: Citizens of 

35 countries overestimate their Nation's role in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7(4), 521–528. 

Żemojtel-Piotrowska, M., Piotrowski, J., Sawicki, A., & 

Jonason, P. K. (2021). We will rescue Italy, but we dislike 

the European Union: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the 

COVID-19 threat.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 

10.1177/13684302211002923 

Żemojtel-Piotrowska, M., Piotrowski, J., Sedikides, C., 

Sawicki, A., Czarna, A. Z., Fatfouta, R., & Baran, T. 

(2021). Communal collective narciss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9(5), 1062–1080. 

 

 

Collective narcissism: A catalyst for intergroup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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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ctive narcissism is the group-level equivalent of individual narcissism and is currently 

defined as the belief that one’s own group is exceptional and entitled to privileged treatment but it is not 

sufficiently recognized by others.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it has relatively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for intergroup hostility, because collective narcissists are hypersensitive to threats to their in-group 

image, status, or identity, and are prone to overestimate threats and be suspicious of out-groups.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also show that lacking sense of self-worth and personal control is one important source of 

collective narcissism. After reviewing these findings, we demonstrate that collective narcissism is preconceived in 

current research as fragile and negative, but its attributes are not necessarily so. Thus, future studies on it 

should first clarify its concept and structure; then, continue to explore its negative and positive consequences, its 

multiple causes and interventions; and in the meantime, advanc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Key words: collective narcissism, group narcissism, collective self-esteem, group identification, intergroup 

conflicts 


